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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史诗《格萨尔》被先后列入中国和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纂与传播，即成当务之

急。汉文版的编纂出版，更是重中之重。知名

《格萨尔》专家降边嘉措编纂的汉文版《英雄格萨

尔》5卷本于今年5月出版，有艺术、学术、文化、

社会、政治等多重价值，值得赞赏和铭记。

一

《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且是活形

态，至今被艺人传唱。史诗故事多达120部，长

达100万行；因产生年代不同、流传地区不同、说

唱者不同、整理者不同，抄本与刻本不同，异文本

数以百计。《格萨尔》传唱千载，如信息之河，支流

无数，汇聚了不同演唱者的艺术灵思和文化体

悟。篇幅长而形态活，是《格萨尔》的特长，也是

史诗编纂的巨大难题。

降边嘉措敢于知难而上，并取得非凡成就，

因为他从事《格萨尔》研究工作37年，熟悉《格萨

尔》，热爱《格萨尔》，把《格萨尔》工作当作毕生使

命。也因为他编纂过汉文《格萨尔王全传》、藏文

“《格萨尔》艺人说唱本丛书”10卷，及《格萨尔》

藏文精选本40卷、51册，有丰富的史诗编纂经

验。还因为他集学者、作家、翻译家、编辑家等多

种身份技能于一身，以学者的宽广眼界和渊博学

识，作家的艺术才情，翻译家的语言敏感，编辑家

的严谨作风，才能在《格萨尔》全貌概观、故事遴

选、结构安排、言辞斟酌诸方面，周到细致，举重

若轻。这部《英雄格萨尔》，正是他呕心沥血的巅

峰之作。

史诗《格萨尔》故事，包括“上方天界遣使下

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头、

尾必不可少，但格萨尔征战故事多达百余部，全

选不可能，选什么、如何选？降边嘉措熟谙史诗，

《英雄格萨尔》选目精当。书中20余部征战故

事，含伏魔、夺爱、保国、复仇、争霸、拓土、掠财、

救难等诸多模式，弘扬英雄善业，而不失部落竞

争的残酷真相。因采用相对成熟的整理本及翻

译本，又参照各种抄本、刻本、唱本，融汇众长而

结构齐整，自成一体而气象万千。

20余部故事篇幅巨大，仅《霍岭之战》就有

两册，编纂者需精心选材，对史诗故事进行有机

重构。《英雄格萨尔》剪裁恰适，繁简合度。举例

说，为助格萨尔驯服坐骑，珠牡唱著名的“马赞”，

长达309行，从良马分类，到长相、马腿、马齿、毛

质、马蹄、骨节等等，唱出游牧民族的马经验和马

文化，及爱马深情和由衷祝福，汪洋恣肆，摇曳婉

转，曲尽史诗风味。而第91章：“玉拉作山赞名

扬后世”，编纂者却惜墨如金，玉拉“山赞”有数百

句，书中只录了区区12行，语言炫技，点到为止。

史诗韵文，篇幅长而节奏慢，与现代读者欣

赏习惯有距离。《英雄格萨尔》文体出新，将纯韵

文说唱，改为散文与韵文结合，散文叙事和说明，

韵文细描和抒情。如此可节省篇幅，更便于把控

节奏，让史诗情节流畅，张弛有度。更难得书中

叙述性文字，多从史诗辞句化来，随处有谚语、箴

言、比兴，珠玑满眼，史诗语言特质，得到了高度

保真。例如，书中叙侍女烧水——“阿琼吉和里

琼吉知道烧柴的方法和诀窍：黄刺是乌鸦，应当

摞着烧；刺鬼是魔神，应当压着烧；羊粪是饿鬼，

应当撒着烧；劈柴是英雄，应当堆着烧；柏树是好

友，应当挑着烧；麦秸是青年，应当摆着烧。”

史诗蕴涵丰富，从历史—记忆—传说—传

奇—神话，到生活经验—生存智慧—认知方式—

宗教情怀—艺术想象，是英雄颂歌也是文化展

览，是生活百科也是语言宝库，是历史遗迹也是

宗教谱系，是心灵图腾也是娱乐源泉。《英雄格萨

尔》最大特色，是寓复杂于单纯。复杂是表象，是

衍义；单纯才是史诗根源，是本真。史诗产自人

类童年，孕于人类童心。童心特质，是认知、念

想、情感的纯真。纯真之心，可包罗万象。书中

最可爱的段落，是唐赛说阿扎国谷仓，“里面有

青稞的父亲章杰，母亲第雅，女儿格托，儿子扎

仁，孙子堪第，孙女索寿，舅舅扎通，姨娘玛章，

还有青稞长官玛达，僧人阿达，男仆尼杰，女仆

喀热，青稞的家族全在这座粮食城中。”不只说

青稞实物，是说青稞的“央”（可复制的亲本）；如

此生动意象，不惟万物拟人，疑是驯化青稞的远

古信息。

《英雄格萨尔》不仅是一部令人赞叹的史诗

读本，且创造了一套史诗编纂法度，可供后人学

习、借鉴、研讨和继承。

二

英雄史诗主旨，是讲述英雄事迹，塑造英雄

形象。《英雄格萨尔》于此尤为用心，众多英雄让

人倾慕，刻骨难忘。其中，汉妃之子、格萨尔的哥

哥嘉察形象，特别值得一说。嘉察天生武勇，嫉

恶如仇，性格火爆刚烈，英雄气概无人能及。在

《霍岭大战》中，浴血冲杀，奋战不休，虽死于霍国

大将辛巴梅乳泽之手，然而精魂不散，化为鹞鹰，

不能驰骋疆场，也要以霍国鸟雀为食，不饮敌酋

血，誓死不还魂。此人是英雄中的英雄，最能体

现史诗精神。

格萨尔是第一英雄，贯穿全书，形象更为生

动复杂，有时还颇出人意表。例如天界遣使，过

程就有波折。神子推巴噶瓦（格萨尔前身）竟不

想服从使命，九次躲避，花样百出，让神佛满世界

找寻，与人们对天界神祇的想象迥然不同。这让

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且发人深思：为什

么神子不受派遣？是顽皮叛逆，还是害怕担当？

是好逸恶劳，抑或是不愿成为神意暨命运的驯服

工具？究其原因，无非人性。人性与神性间的矛

盾张力，扩大了格萨尔形象的阐释空间。

后来，格萨尔来到哥哥嘉察战死之地，不知

哥哥化鹞飞来想与他叙生死契阔，差点一箭将鹞

子戳死。危急关头，战马开口，训斥格萨尔：“啊

呀！没头脑的格萨尔呀！你真是那种‘皮肤虽白

而毫无知识，地位虽高而毫不懂事’的人哪！你

天天思念哥哥，哥哥来了你却拿箭去戳它，那鹞

子就是奔巴嘉察呀！”在《姜岭大战》中，战马亦指

点并调侃格萨尔，同样俏皮生动，富有娱乐精神，

彰显爽朗心态。战马与骑士生死相依，相互间必

须直言无讳。更重要的是，这也揭示了，格萨尔

是神子亦是凡人：故经验知识不足、智力思虑不

周。神马的批评，是在格萨尔征战四方的起步阶

段，他还在成长，还有进步空间。

格萨尔不辱使命，率岭族征战四方，弘扬白

色善业，创建无量功

德。征战过程却不简

单。例如，索波之战前，

神灵已发出预示，格萨

尔心生倦怠，对神灵预

示装聋作哑，既不召集

人马，更无进军意图，说

是闭关，却不见修行。

天神无奈，只得降下噩

兆，迫使他行动。又如，

在阿扎之战中遇险，授

记神灵来迟，格萨尔着

急光火，竟与神灵吵架，

大骂神灵“好像醉汉口

中吐乱言”，“又像乌鸦哀鸣惹人气！”神子人性，

可见一斑。

更突出的是，格萨尔远征归来，闻爱妻阿达

娜姆已死，悲痛万分，上下求索，发现爱妻魂在地

狱中，即刻展开营救，怒吼三声，震撼冥府。这一

行为，明显有个人动机，因深爱阿达娜姆，不惜身

入地狱，对抗阎王，不救爱妻誓不还。这也是对

命运的挑战，作为神子征战人间，不过是天神工

具，少有个人意志发挥，到此刻，他要为自己而

战。然而他是军王，亦是法王，要对抗阎王、拯救

阿达，不能杀戮，只能协商。阎王开价，要他一天

内塑佛像千尊、写经九百部、造佛塔千座，就只能

照做，且有附加条件，救阿达娜姆，须同时拯救地

狱里十八亿亡魂。

超度亡魂经过每层地狱，都有阿达娜姆和格

萨尔对唱，十八亿亡魂伴唱，如大型音乐剧表演，

缠绵悱恻而气势恢弘，是史诗高潮，也是音乐华

章。面对惊悚恐怖情景，阿达娜姆不断重复：“我

越过那里很恐惧”，格萨尔不断鼓励：“跟着我格

萨尔大王来”。生死关切，情意绵绵；体贴入微，

真情昭彰。11大段对唱中，呈现各层地狱的恐

怖情形，阿达娜姆不断询问，格萨尔逐一回应，解

释残忍、贪婪、杀生、欺凌、淫荡、抢劫、诈骗、偷

盗、污秽、忤逆、吝啬、懒惰等人间罪孽的报应。

与但丁《神曲》不同，这里有解构地狱幻想、启迪

自心智慧的提示：“……再说那阎罗王他，如认识

时是自心，此心普照一切明，不认识阎罗是他身；

那敏捷狱卒五臣子，如认识是自身的五指，如不

认识看他是五臣；阎王的那个孽缘镜，如认识它

是自己的眼睛，不认识它是孽缘镜……”洞悉个

中奥秘者，即得自由。在此情境中，格萨尔形象

的同一性与复杂度同时得到提升。

三

本书装帧设计很有特色。精装五册，厚重大

气，凸显史诗庄严。五册书分别用蓝、白、红、黄、

绿等不同色彩作面，如五色哈达，作吉祥寓意。

封面史诗人物唐卡，形象生动夺目，民族气息浓

郁。编辑用心精细，散文宋体，韵文楷书，对比分

明。

《英雄格萨尔》形神兼备，但百密难免一疏。

例如，将象雄之战安排在祝古之战后，祝古已覆

灭，象雄谋臣谢钦尼玛俄登仍劝国王投奔祝古，

有顺序颠倒之嫌。再者，《英雄格萨尔》采用分章

形式，全书220章，每章有双行标题，虽无不可，

但若既分部再分章，或许更好：一是纲目更加清

晰，二是透过“地名+财宝+宗”规范命名，可见部

落战争的历史底色，亦合艺术人类学“事实的多

重性”之说，便于读者体察历史遗痕。当然，这只

是白璧微瑕，不掩异彩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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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13年。元宵节之夜。

夜幕下的长椿街灯市仿佛是一片望不到边

的灯笼之海。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家门前，各

种花色的节灯高挂低悬，流光溢彩；沿街临时搭

起的灯山争奇斗巧。更有舞动的龙灯、虎灯、豹

灯、象灯……穿街走巷，锣鼓喧天，笙歌震耳，一

支支焰火争先恐后飞上夜空，炸出五彩缤纷的节

庆之花，引得全北京城的红男绿女如醉如狂，潮

水一般涌进涌出，笑语欢声，通宵达旦。

列位看官！这元宵节长椿街灯市当年乃是北

京城的一景。原来北京城有个风俗，元宵之夜，无

论王公贵族，还是草民百姓，亲戚邻里之间，都要

相互给对方家的孩子送灯笼。元宵节夜，孩子们

一人手中一只灯笼，满大街玩起“过家家”，男孩

子将手中的灯笼送给女孩子，女孩子愿意收下，

就是收下了男方的“聘礼”，如果她再把手中的灯

笼与对方互换，彼此从这一刻就做了“夫妻”。因

为是孩子们的游戏，大人们也不介意。但就有那

在一年一年的“过家家”中长大的少年男女，长至

彼此应当回避的年龄，仍然想着对方，到了元宵

节这天夜里，仍要想方设法“逃”出家门，去一个

地方与自己心中不能忘怀的人儿相会，再送一盏

时兴的节灯给对方，对方若是接受了，那就是她

或他接受了自己的爱慕之意；若对方不但接受，

还将自己手中那盏同样买自长椿街灯市的节灯

与自己互换，则等于双方已经私订终身，此时互

换的节灯就不再是节灯，而是双方定情的信物，

有了山盟海誓、非你不娶非我不嫁之意。

长椿街元宵节灯市所以会成为北京城最大

的灯市，成了情窦初开的京城少男少女这天夜晚

趋之若鹜之地，自然有它的理由。长椿街地处南

城，南城历来是京城穷人聚居之处，穷人家的孩

子早当家，就是在婚姻大事上，也没有达官贵人

家那么多规矩。无数的穷人和他们将要长大成年

的儿女多成就了长椿街灯市，而长椿街灯市则成

就了无数的痴情男女的姻缘。久而久之，全北京

的居民大都认为，元宵节之夜让自己进入婚嫁之

龄的儿女在长椿街买一盏时兴的节灯，即使没有

意中人可送可换，也可以讨一份吉利。这时的长

椿街元宵节灯市，要想不名冠京师，要想不在每

年的元宵节这天商家如云，游人如织，以至于摩

肩接踵，挥汗成雨，已经不可能了。

长椿街灯市既然有了这样的名声，每年元宵

之夜，自然成了各色人等盛装登场的舞台。痴情

男女在这里悄悄相会，订下终身之约；成年人和

还没到婚嫁年龄的孩子们赶来凑热闹，既是来看

灯，也是来看人，因为在外人看来，每个在这天夜

晚来到长椿街的少男少女似乎都有着特别的故

事；谋利者来赶商机；京城之外的人赶来观国之

光；当朝权贵乔装打扮，与民同乐。目的各异，却

一样喜气洋洋。更有那些痴男怨女，或因关山阻

隔，与意中人天各一方，元宵之夜仍不能团圆；或

因父母作梗，虽与心仪的人同在一城，却咫尺天

涯，不能相会。当此良夜，他们也会赶来长椿街灯

市，买一盏节灯，或者带它去不远处的白云观上

香，在月下老人座前祷告，求这位主管天下姻缘

的神仙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久久徘徊流连在

街头，寄希望于万一，能与自己的意中人邂逅一

面。当然也有地痞无赖，骗子扒手，江洋大盗，混

迹于人群之中，匿影于灯海之内，或求隐身，或求

一逞。这时就有一队队五城兵马司的官兵，如临

大敌，在人群中穿梭巡查。一个兵走在前面，边走

边敲响手中的大锣，高声吆喝：

“元宵佳节，严防匪类！军民人等，好自为

之！”

人们看到官兵过来，纷纷躲避。人群中那几

位身材健壮的汉子也急忙退到街边，隐在红男绿

女之后。领头的壮汉虎背熊腰，彪悍勇武，尽管极

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在他朝四外一瞥之

间，眼里仍遮不住逼人的杀气。

官兵走过，又是他一个眼色，刚刚散开的众

人复又聚拢，其中一个悄悄朝皇宫方向一指。领

头的壮汉点头，低声说出一个“走”字，这一行人

就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清嘉庆十八年元宵节的北京城，因为多了

这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突然就显出了一种意外

的诡秘。

二

位于宣武门内四眼井街的祁宅书房此时却

安宁得很。偶尔传来的鞭炮声，更衬出书房内的

冷清。正在读书的隽藻意识到今天自己的心绪

有点乱，他十六七岁年纪，身材高挑，面目清秀，

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书卷气。眼前的

书读不下去，他闭上眼睛，还是静不下心来，索

性站起身走到窗前，朝宅后的小花园方向张望。

片刻，他叹了口气，又反身去书橱里翻书。一本

积尘很厚的书被他无意间随手抽了出来，隽藻

心道：“这什么书呀？这么多灰！”忽地他眼前一

亮，惊喜出声：“《唐末文选》——我还以为家里

的书我都读完了呢，没想到还漏了这么一本！”

他急忙捧书回到案前，忍不住又朝小花园方向

瞅了一眼。

宿藻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向书房走来，就

听书房内隽藻一个人正在拍案叫好：“好文章！

太好了！……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于

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

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己不善

而祸及亦怨之，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是民事

天，其不仁至矣！”宿藻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停

下脚步。他比隽藻小两岁，生性好动，顽皮机灵，

与隽藻的性格正好相反。宿藻此时屏息静气，躲

在门边站住，听隽藻继续自言自语，打算吓他一

跳。书房内，隽藻又大声朗读起来：“天尚如此，

况于君乎？况于鬼神乎？……”忍不住再次拍案，

“不错，老百姓对天都这样，对待皇上和鬼神当

然也会是这样！”他继续读下去，“有帝天下、君

一国者，可不慎欤！”宿藻听得迷迷糊糊，忍不住

一跳进了门，叫：“嘿！什么书呀，看得这么得劲

儿！”隽藻吓了一跳，回转身，见是宿藻，摆摆手，

道：“别闹别闹，这书有趣！”宿藻好奇地凑近前

来，问：“五哥，到底什么书呀，让我也瞅瞅！”隽

藻兴奋地把书拿给宿藻看，道：“好文章啊，没想

到爹还藏着这样的好书不让我们看！”宿藻扳过

隽藻的手来看书，道：“《唐末文选》，没听说过。

这是谁的文章？皮日休，《原谤》——”隽藻这一

会儿的心还在文章上，道：“六弟，你听这些话，

太厉害了，太大胆了，太痛快了！”他禁不住抑扬

顿挫地往下诵读：“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

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

吭，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宿藻

听得一头雾水，隽藻指着那段文章解说道：“皮

日休是说，就连尧舜那样的圣君，老百姓还要说

他们的坏话，后代的君王如果还不如尧舜，那么

老百姓掐他的喉咙，揪他的头发，羞辱他，驱逐

他，将他从龙位上拉下来，甚至灭掉他的家族，

就一点儿也不过分了！”宿藻大惊道：“快住嘴，

你要死了！”隽藻猛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

话，不觉脸色大变。这时门外匆匆走进一位中年

人，清癯消瘦，举止儒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凛

然之气，正是祁宅的主人、户部郎中祁韵士。兄

弟俩急忙垂手而立，恭敬地唤道：“爹。”祁韵士

拿过隽藻放在案上的书，微微变色，重新藏进书

橱，生气道：“让你好好念书，你怎么乱翻，这种

书也是你看的吗？”隽藻看着祁韵士，有些委屈

道：“爹……”外面忽然传来老四成藻的喊声：

“爹，隔壁冯伯伯看你来了！”祁韵士看了他们兄

弟一眼，刚要迈步，又回头对隽藻道：“以后让你

读的书你就读，不让你读的书不要乱翻！”说完

就匆匆走了出去。

宿藻对隽藻做了一个鬼脸。隽藻脸上有点

儿挂不住，扬起手要打他，看到宿藻手中的灯，

岔开话题道：“嗬，这灯好漂亮！”宿藻一拍脑袋，

道：“哎哟，看我，差点儿把大事忘了。小花园冯

家后门那儿有人等你！”隽藻心中一震，口中却

叱道：“胡说！”他半推半就地被宿藻拉出门外。

这时，一个身穿重孝的姑娘用托盘端着一碗油

茶正从长廊那端走来。她形容端庄，一身缟素，

不知为谁穿着重孝。远远看见隽藻被宿藻拉出

了书房，她忽然想到了什么，陡然站住，一颗心

像是被人猛击了一拳，疼起来。

成藻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兴冲冲地从大门

外走进来，瞅见那姑娘，眼睛为之一亮，一跳站

在她面前，欢喜道：“玉环妹妹！”玉环一惊，下意

识地避在一边，道：“成藻哥，你吓了我一跳。”她

不理成藻，端着油茶走回去。成藻是个实心的孩

子，他喜欢玉环，今天特地从长椿街灯市为她买

回了灯，她却不愿意接受。至于为什么，他不明

白，因此心里也不快乐起来。

三

一团乌云不知从哪里飘来，使元宵之夜的

月色暗淡下来。远处的天空焰火迸放，虽转瞬即

逝，却绚丽耀目。祁宅客厅前，匆匆出迎的祁韵

士对来宾拱手笑道：“叔阳兄大驾光临，祁韵士

蜗居内马上蓬荜生辉，请请请。”年过不惑、身板

却依然十分挺拔、显得健硕有力的冯叔阳哈哈

一笑道：“鸣皋，你我比邻而居，拆了围墙就是一

家人，也来这套虚的！”冯叔阳的宅院就在祁宅

的隔壁，当时二人同年中进士，同年做庶吉士，

后来又同年进了国史馆做编修，闲暇时光，品茶

弈棋，谈古论今，相交莫逆。后来冯叔阳被朝廷

放到淮南道任道台，冯宅一直空着，只留一个老

仆看管，祁韵士仍是不时地前去照看。祁韵士笑

道：“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十年不见，你一朝回

京，马上成了朝廷里炙手可热的人物，眼看着就

要出将入相，祁韵士区区四品户部郎中，焉敢不

敬？”冯叔阳笑着摇摇头道：“快别说了，都是些

传言，传言！”

这当儿，紧挨着祁宅的冯家后花园小门内，

丫鬟暖儿替小姐妙真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站在

门后，不时跳一跳高，目光越过院墙，探望祁宅那

边的动静。这扇小门若要是打开了，对面就是祁

家后宅的小花园。听到有脚步声传来，暖儿悄悄

叫了一声：“小姐，来了来了！”妙真一把将她的嘴

捂住。暖儿调皮地做了个鬼脸，回手又把灯交给

妙真道：“给你，别忘了这个，待会儿给他，今儿可

是元宵节，有情人换灯的日子！”妙真白了她一

眼，嗔道：“去吧去吧，多嘴！”

小门那边的祁家小花园内，隽藻和宿藻一前

一后走过来。宿藻将手里的灯交给隽藻，道：“哥，

我走了，这儿用不着我了。”然后调皮地笑着跑

开。隽藻走向小门推了一下，却推不动，低声唤

道：“妙真，是我，我来了。”妙真在小门那一边低

声道：“隽藻，真的是你？”隽藻道：“妙真，快开门，

放我过去。”妙真双手捂住脸道：“不。我不能。”隽

藻急了，连声道：“妙真，快开门，你都走了十年

了，今天刚回来，总得让我见见人吧！”妙真下意

识地用双手去堵那门，道：“不，你别过来。我爹这

会儿上你们家……提我们俩的亲事去了。”隽藻

高兴地跳起来，欢声道：“真的，冯伯伯真是来我

们家提亲了？”妙真大臊，嗔怪道：“别嚷嚷，让人

听见就不好了！”停了一下又道，“哎，我问你，你

为什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有定亲呀，你不会是没有

人要吧？”说完了自己偷偷发笑。隽藻背靠小门坐

下来，道：“这些年我在京城里，可有人给我提了

好多次亲呢，不是富室千金，就是公侯家的小姐，

我有好几次都动了心，只是——”他故意拉长了

声音，不往下说。妙真果然急了，道：“你……你都

动心了，为什么不和人家定亲哪！”隽藻暗笑，道：

“嘿，我到这会儿还后悔着呢，谁让我小时候年年

元宵节都在这个小门这儿，跟一个黄毛丫头换了

灯呢！”妙真被隽藻的真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

好。隽藻道：“我还知道，十年都过了，这个黄毛丫

头已经长大了，为了我们当年的海誓山盟，她在

淮南，谁家的聘也不受，她心里一直都想着我呢,

我怎么能负了她呢！”妙真泪花涌出来，站起身，

“哗啦”一声拉开门闩。隽藻一惊，跳起来叫道：

“妙真！”妙真低着头，将手里的灯递过去，道：“给

你，拿着！”隽藻动情地唤道：“妙真——”妙真轻

声道：“记住，冯妙真至死都是你的人，这一辈子

你都不能负了我！那样我可不答应！”她又掏出一

只同心结递给隽藻，道，“拿着，从淮南回京城的

路上，想着要见你，晚上一针一针绣的。你要天天

系在身上，见了它，就当是见了我。”隽藻激动地

连连点头。妙真帮他把同心结系在脖子上，塞进

内衣，道：“好了，我走了。”隽藻急忙拉住她道：

“别走，都十年了，再待一会儿。”妙真回过身来，

二人久久地拥抱。妙真喃喃道：“隽藻，快来娶我

吧，我真的已经大了。再不娶，我就老了。”言毕忽

地推开他，道，“我走了。元白要醒了。”隽藻虽不

舍，却也只能看着她走过小门，把门关上。后来，

就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

这时宿藻猛地从竹丛后跳出，叫道：“好一个

秀才，做的好事，这回可叫我逮着了！”隽藻大羞，

扬起手要打他。宿藻一笑躲开，跟隽藻转着圈子

喊道：“哎，你要是敢打我，我就告到爹那儿去！一

个读书的宋玉，成了个和邻家女子私订终身的登

徒子！”继而反身扯住隽藻道，“哥，我帮了你这么

大个忙，你得陪我出去逛逛。今晚上长椿街灯市，

可热闹了！对了，你将我的灯换给了妙真姐，得还

我一盏灯！”隽藻道：“我没钱！”宿藻急道：“你有

你有，娘给你的点心钱，你都攒着呢！”隽藻今晚

再也无心读书了，说：“就这一回，咱们走！”两人

瞅着没人看见，从后墙上爬了出去。

小花园里发生的事情还是被一个人看见

了。玉环一直站在远处灯影里朝这边望着，把什

么都看在眼里。隽藻和宿藻走了好久，她仍旧呆

呆地在原地站着，眼泪涌上来，接着，一转身飞

快地跑回去。

（摘自《天地民心》，朱秀海著，作家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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